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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老板 被美女
□ 薛来彩

浏览近日的一些文化媒体，一些作
家当教授的消息不断传来。前不久，著名
作家阿来在四川社科院当硕士生导师带
研究生，受到不少人的关注。6月26日，曾
创作出《雍正王朝》等历史题材作品的河
南著名作家二月河，也接受了聘任，出任
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文坛上这些作家改变自己的身份，纷
纷走入象牙塔之中，做起了教授，目前已
不是个别现象。说起作家进高校当教授，
较早的是自2000年就开始在同济大学任
教的先锋派作家代表人物马原，还有在北
京语言大学当教授的作家梁晓声。而早在
三年前，作家阎连科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教授。今年3月，作家刘震云也被聘
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而王安忆在
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教授更是声名远扬，其
领衔任教的全国首个创意写作专业硕士
班自2010年首届招生以来，备受瞩目……

应该说，目前在高校任教的作家，已
构成一个不小的群体。而且，最近几年，作
家到大学当老师的人数越来越多，已渐成

一种趋势，对这种作家生活现象，一些文
化媒体表示应给予关注———“大学中文系
不培养作家”这个说法，是否能够随着众
多作家进入高校而被改变？

的确，这些作家做教授，不仅意味着
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们
的作家身份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人
们关心的是他们的高校教学生活，给他们
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他们能否处
理好文学生活和教授生活的关系？

作家圈里人们称赞王安忆，“她在认
真教书的同时，文学写作也仍然保持着很
好的状态”。王安忆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复
旦大学开设了国内首个“创意写作专业硕
士学位点”——— 戏剧艺术硕士(MFA创意
写作)专业硕士学位，这个创意写作班的
师资便主要以王安忆为主，可以说她是领
衔授课，而且，她有固定的课，比如创意写
作导论、小说写作实践、主题写作。如此繁
重的教学任务，对王安忆的文学写作难道
没有一点影响？

文学评论界认为梁晓声自2002年进

入北京语言大学当教授后，特别是近几年
创作的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的速度和数
量，明显不如早期。梁晓声也承认自己的
文学写作在做了教授后发生了变化，“教
学工作确实会影响到我的创作。写作虽然
需要理性思维的指导，但感性还是最重要
的。现在大学中文系非常重视理论，我也
要遵循学校的教学规则。为了讲好一堂
课，我往往都要准备两天，这是很费精力
的。”

因此，评论界争议的焦点，主要就是
这些作家在进入高校教学领域后，能不能
再有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文学，能不能再搞
好文学创作。无疑，这些作家已经具有了
双重的文化身份，他们既是作家，又是教
授。因此，他们要兼顾两方面，一方面要给
读者提供满意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要花
费时间和精力搞好教学。他们是否能够避
免这两种身份的冲突，鱼和熊掌兼得，对
他们来说，这的确是一种考验和挑战。

在人们的意识里，一个作家进入大学
生活，往往有远离社会、脱离现实之嫌，这

即进入象牙塔之谓。现在，一些优秀的作
家纷纷进入大学，搞起了教学研究，也不
免让人多少产生这样的忧思。记得鲁迅先
生曾号召革命的文艺家要走出象牙之塔，
到社会中去，到旋涡的中心里去，这样才
能创作出反映现实生活的好作品。鲁迅这
样说，虽然是基于特殊的时代情形、特殊
的环境背景立论，却是符合文艺创作的本
质和规律的，因为，任何文学艺术都是不
能脱离开社会现实的。对这一点，我们的
作家似乎不应忘记。

马原是“因为小说已死”，文学没有尊严
而去当教授的。梁晓声是因为对校园有着一
种情怀而去选择当教授的。国外也有威廉·
福克纳、索尔·贝娄这样的大作家当教授，文
学创作仍然取得巨大成绩的成功例子。所
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生活方式、身份
角色怎样变化，都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能
枯竭了自己的文学创造力，自己手中的那支
文学创作之笔，是否如英国诗人杨格所说的
那样，仍然像阿米达的魔杖一样，能够从不
毛之地唤出鲜花盛开的春天？

那天是个雨后的周六，我们驱车去
郊外的南山，那里是哈萨克牧民聚居的
地方，我们去为我卧病的婆婆买几只每
天在山野抓虫子吃的真正的土鸡。

飞驰在空旷的公路上，铺满荒草的
四野把我们平时眼中坎坎坷坷的大地舒
展得平平整整。天空的美景让人猝不及
防，惊喜和幸福变得突如其来：已经多久
没看过这么开阔的天地、这么巨大的穹
隆、这么纷繁变幻的云层了！

轻易不动声色的老公对我说：看我这
边的山，太漂亮了！是啊，巍峨的白云把山
显小，把天空衬托得碧透湛蓝，那就是人
类内心对远古颜色的记忆。我说：看我这
边，云彩从天空一直垂到山脚下面来了！
他说那是乌云。是的，乌云更美啊，美得高
深莫测，美得庄严肃穆，美得有神话境界！

我们俩都不知道该往哪边看，看了
这一边，就荒废了另一边。老公说照相机
呢？我说没带啊！怎么不带呢？我们不是
去买土鸡吗？

嫩黄的油菜地突然在蓝色天幕下亮
起，像一片柔嫩温暖的余火。这是天和地
在互相打招呼吧，用色彩，用明艳，用一
尘不染的胸膛。

我突然想起了一位诗人说过的一句
话：在新疆，只要出门就能与美相遇。

来到别克家。因为没有事先打招呼，别
克妈妈说昨天刚有人买走了她家的两只
鸡，现在家里只有一只鸡了。她带我走出铁
栏杆大门，向路两边的邻居家询问去了。

她在一家路边停下，喊主人，可没有
人答应，家门半开着，应该有人在。半天，
门里闪出一个消瘦的、抽着烟的男人，他
不抬头，只把眼睛使劲抬起来跟她说话，
迷迷瞪瞪的，那神情好像对这个世界的
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没说几句话他木
木讷讷地就进去了，把门也关上了。别克
妈妈当着我被关在门外觉得很没面子，
又使劲叫喊着，那男人再出来说了一些
话，别克妈妈才罢休。那男人说的话其实
很简单：他们家的鸡现在正带着一群小
鸡，在当鸡妈妈呢，不能卖。

其实我们站在高处已经看到了，一
只黑鸡妈妈正领着一群刚长出硬毛的小
黑鸡在柴房边散步呢。它们还不知道现
在这个世界上，它们的同类已经不是这
样生活了，母鸡们虽然还在下蛋，但再没
机会做妈妈了，小鸡们虽然也被孵化，但
从来也不知道妈妈是什么，它们是光和

热的孩子，是时间造就的产品，是蛋壳里
崩出来的先天孤儿，再也没有父母、家庭
和兄弟姐妹，也没有喜怒哀乐的生命历
程。它们虽然都叫鸡，但不知道还能不能
算作是同类了。

别克妈妈又带我去了马路右手的一
家。那院子里有个压水井，井边上站着一
个枯瘦衰老的女人，她在用那摇摇欲坠
的身躯压住取水的铁杆。我问旁边的年
轻女人：你们家有鸡吗？

她还没开口，压水的老女人先对她说
了一句话，然后她对我说有。我说卖吗？老
女人又对她说了一句话，她说不卖。然后
老女人又对她说话，她又对我说话：我们
家只有一只鸡，每天下一个蛋，我们家的
小娃娃等着吃鸡蛋，所以不能卖。

呵呵，我好喜欢她说出的理由。想象
着他们全家每天都等着那只鸡把蛋下出
来，然后等不到鸡咯咯哒咯咯哒地报喜，
就热乎乎地从鸡肚子下面取出来做给小
孩子吃，那叫一个鲜美。

我信马由缰地又走到了另一户高处
的人家，看见一个脸长得扁扁的大爷在
院子里的土墩上晒太阳，脚边竟有三只
麻鸡在悠闲地走来走去。

我问：“大爷，鸡卖吗？”
他竟说：“多少钱？”
我被他逗笑了，好像我倒是卖鸡的

似的。
“你要多少钱一只？”我问。
他伸出两根手指。

“二十块钱？”
他生气了：“二百块钱。”
“啊？这么贵，那是一只羊吗！”我惊

叹道。
他手指头指着麻鸡说：“它们都是六

年的鸡，我们家没有人，只有鸡！”
六年？我有点发蒙。鸡有六年的寿命

吗？忘记了。也许有，大爷家里没有别的
人，就拿麻鸡当宠物，当孙子，它们成了
长寿鸡。

但六年的老鸡，肉还能咬得动吗？煮
汤也许不错……但无论如何一只鸡二百
元钱我是很难接受的。还是留下它们给
扁脸大爷作伴儿吧。

回到别克妈妈那里，她说她会继续
打听，有了鸡的消息就打电话给我们。然
后她指着自己家那只在院子里孤苦伶仃
啄食的鸡说：“她刚抱了一窝鸡娃，前几
天下大雨，鸡娃都被水冲走了，就剩下她
了。她是抱窝鸡，太瘦了。”

我这才仔细看那只鸡。那是一只乌
鸡，很小的个头，羽毛稀疏。要不说她也
曾是鸡妈妈，我还以为她是羽毛未丰的
半大鸡。她的鸡冠、鸡喙、鸡爪都乌青紫
黑的，好像是被冷雨泡得太久，冻成那样
的。她若无其事的样子，可她是今天遇到
的几只鸡里最悲惨的一只，怎么忍心把
她拿去煮汤呢？

跑了五十多公里的路，虽然没有买到
一只鸡，但看到了好几只鸡的生活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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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火车奔驰在广袤的黄土高原，
还是汽车行驶在恬静的江南水乡，总有一
些矮矮的村庄伴随着我们的视线。

鲁东南的村庄比较密集，一幢幢或古
或今的砖瓦大房密密匝匝，挤聚在一起，
村子零乱而无序，还有很多的土打墙，那
些碎石垒成的墙壁很容易让人想到这块
土地久远的历史。相比之下，我喜欢江南
的房子。从苏北往南过了江一直到江浙乃
至上海，那些或灰或暗的房子零散地点缀
在稻田或水塘边，前边是空旷的田野和随
风起伏的稻田，后边是笔直的道路。这些
无墙无院檐灰壁白的小房子一座一座零
散而孤独地守候在那里，倒映在池塘稻田
里，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静谧和古朴。

江南的房子美则美矣，却缺少北方村
子的灵气和厚道。

北方的村庄居民是密集地挨在一起
的，密得让人透不过气。那些开拓村庄的
先人们选择山间田坳，在那些不能开荒人
迹罕至的僻野山岭安家落户。也许是因为
他们更懂得土地的珍重，留下肥沃的土地

耕作，也许是因为这样更容易避开动乱的
骚扰和深山大泽里凶猛野兽的侵害。于是
这样的密集的群居布局繁衍至今。

北方的村庄无不蔽翳在浓密的树荫
中。白杨，垂柳，梧桐，古槐……这些和我
们关系是如此亲密的树种杂布在房前屋
后，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冬去春来时它
们总会狠命地往外抽着枝条，以至在很短
的时间内就把整个村子结实地掩遮起来。
甚至在那些老屋屋顶的瓦隙和被雨水浸
透的墙上也会偶尔蹿出一两棵细细高高
的梧桐。春天的梧桐挂满了紫色的花蕾，
巨大的树冠将农家小院遮盖得阴暗清凉，
杨花似雪，柳絮飘飞，纷飞的蜜蜂将白嫩
肥硕的槐花的清香播撒得更远。老人们告
诉我，无论多么荒凉多么贫瘠的土地，只
要看到树，那里就一定会有村庄。北方的
村庄是和树连成一体的，树是村庄的生
命，没有树的村庄缺少了生气；村庄是树
的灵魂，没有村庄的树只能像原始森林一
样留下神秘和孤独。

那些坐落在山间丘陵上的村庄，随着

日月的轮转或清醒或沉睡着。村内的道路
是被雨水冲蚀得曲曲折折的碎石小路或
泥泞的土路，都露出了褐色的土壤；院墙
是用碎石砌起来的，经常有觅食的羊儿爬
上墙头威武地远眺，像打完胜仗的将军；
房子依山而建，错落而别致，在浓密的树
荫中只露出或红或灰的屋顶，让人不知道
无尽的树林后边有多大多深的村庄。我喜
欢看大群的牛羊从村前结队而过的画面，
尤其是伴随着夕阳的余晖，那些高声叫唤
着急着归家的动物们在夕阳下留下了漂
亮的剪影，和袅袅升起的炊烟一样成为了
美丽童年的记忆。

鸡犬相闻，炊烟四起。车行在路上，那
些陌生的村庄，在我面前一闪而过。它们客
气地打着招呼，小心翼翼地显示着热情。

我静静地看着那些无名的村庄飞逝
而过，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家乡，那个在绿
树覆盖下群山环抱中的小山村。在这个村
子以外的人看来，它是那样平常。可每当
我想起或是踏上这块土地时，总有一种熟
悉和久违的感觉扑面而来。我想起小北岭

那块长满野生酸枣树的青石崖，我想起传
说中村中那块巨大的石场。也许很多乡亲
已经忘记了我的名字，但他们一定在心中
叫着我父辈的名字；也许他们不会轻轻地
问一句“你回来了”，但肯定每一个人都会
朝我会心地微笑。他们会在心中默默地喊
我的乳名，想象我小时候的样子，追溯我
的父辈，目光严慈而恳切。走在那些沟壑
纵横的街道上，感觉是任何城市都没有的
踏实和亲切。这是属于我的村子，我熟悉
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每一片土壤也知
道我的秉性和我的快乐。我知道，无论我
什么样子，这个村子永远都有属于我的一
种想念和记号，已经渗入到这个村庄的每
一块土地上。

那些一闪而过的陌生村庄，何尝又不
是如此呢？对我是如此的陌生，可对于你，
那肯定是灿烂而天真的童年和承载你生
命的基石。

坐在车上，看到陌生的村庄，我想，
那里边一定也有你许多快乐的故事。

那些陌生的村庄啊。

前天，一个快递公司的小伙子给我送
来一个包裹，我刚打开门，小伙子就热情
地打招呼：“老板！你的快递。”弄得我有些
不知所措，答应他不好，不答应他也不
好。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板”成了一
种流行称呼，只要你一出门，不管是逛商
场、下饭店，还是进舞厅、去超市，哪怕是
到菜场去买菜，人家一开口：“老板，想买
点什么？”一天到晚，不晓得“被老板”多
少回。我很纳闷，我一不开店，二不办厂，
只是一个大学的普通老师，算哪门子老
板？不仅如此，眼下在高校，学生尤其是
研究生，也不再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
师”了，而是称导师为“老板”。

现在，还有一个流行称呼就是“美
女”。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遍地都
是老板，满街都是美女”。放眼望去美女
多了去了，什么美女售票员、美女卫生
员、美女保洁员等等。去年春天参加一个
商务活动，来宾中大部分是女性，那“美
女”的叫声不绝于耳，“有请美女董事长
讲话”、“有请美女经理剪彩”、“有请美女
总裁抽奖”……有一个商贸公司的女经
理，长得人高马大，若说是个女强人确是
名副其实，但大家都称呼她为“美女”，就
像叫一个乞丐“老板”一样，可人家一点
都不觉得寒碜，俨然就是美女了，还特意
将腰身扭了扭，我和几位教授也只能在
台下咧嘴偷笑。

越流行就越泛滥成灾，“老板”和“美
女”流行当然也是，这些称呼使用频率越
高，就越与其本意差得远。就像改革开放
之初的“小姐”称呼流行越广，变味越大，
以至于最后被“潜规则”成一种具有特殊
意义的称呼。一个本是高雅庄重的称呼，
竟至于良家女子唯恐避之不及。听说有
一个小伙子到火锅店吃火锅，催一位女
服务员：“小姐，能不能快点？”不料那位
女服务员立刻花容变色，勃然大怒，指着
小伙子厉声责问：“你叫谁小姐？你妈才
是小姐！你再喊我小姐，我就拿汤泼你!”
小伙子被吓得半死。还有“同志”这个革
命年代的称呼，庄严中透着神圣、朴素中
透着信任，时至今日，除了在正式场合，
已很少再有人这样称呼了，于是有人打
起它的主意，将它“潜规则”成“同性恋”
的代名词。真是什么都敢糟蹋，什么都忍
心糟蹋。

一个个好端端的称呼，就这么被异化
了，真是作孽。我不知道这样发展下去，下
一个被“潜规则”的称呼该是什么？

日前结识了一位画家朋友。他
曾经举办过十几次个人展，也曾参
加过上百次画展。无论参观者多少
与否，有没有获奖，他的脸上总是挂
着开心的微笑。有人问他：“你为什
么每天都这么开心？”他微笑着反问
说：“我为什么要不开心呢？”周围的
人都希望他能讲一下快乐的秘诀，
于是他就讲了一段童年的经历。

他小时候兴趣非常广泛，也很
要强。画画、拉手风琴、游泳、打篮
球，样样都学，还必须都得第一才
行。这当然无法做到，拿不到第一
名时他就心灰意冷，学习成绩一落
千丈，有一次期中考试成绩竟然排
到全班的最后几名。

他的父亲并没有责备他，而是
在晚饭之后，找来了一个小漏斗和
一捧玉米种子放在桌上，然后告诉

他说：“今晚我想给你做一个试
验。”

他的父亲让他把双手放在漏
斗下面接着，再把一粒种子投到漏
斗里面，种子就顺着漏斗流到了他
的手里。他的父亲投了十几次，他
的手中也就有了十几粒种子。最
后，他的父亲一次抓起满满一把玉
米粒放到漏斗里面，玉米粒相互挤
着，竟一粒也没有掉下来。他的父
亲意味深长地说：

“这个漏斗代表你。假如你每
天能做好一件事，每天你就会有一
粒种子的收获和快乐。可是，当你
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挤到一起来做，
反而连一粒种子也收获不到了。”

20多年过去了，他一直铭记着
父亲的教诲：“每天做好一件事，坦
然微笑着面对生活。

那天，我的生日。一大早手
机、电话就响个不停，幸福和温暖
充盈弥漫斗室，真诚的祝愿从四面
八方骤至。

随手推开窗子，花的香气、小
草的味道、邻家迎亲的鞭炮声、鼓
乐声席卷而入。各色玉兰花争奇斗
艳，迎春连翘群芳竞舞，樱花梨花
小桃红千姿百态，新的一天又这样
有声有色地拉开了帷幕。

“我在海南遥祝你生日快乐，
万事如意！”理着平头、英俊清瘦的
阿磊在茂密的热带树林里，甜甜地
笑着，发出潮湿的声音。

“小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首
先感激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祝母亲天天开心，健康长寿！祝
你生日快乐，天天有个好心情，
一切遂心如愿。”小妹的信息，
让我怦然心动，思绪万千。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今天也是
母亲的难日啊！“那年/早春二月
的第一声鸡啼/大鼻子婆婆断脐接
生/勇敢而又神圣/一声又一声嘹
亮的啼哭/在那个滴血的早晨/打
破小村的宁静/我只知道蚂蝗般自
私疯狂地吮吸母爱/却不知道怀胎
十月的娘怎样地弱不禁风”(节选
自《望乡谣》)。是啊，人要懂得
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朋友，感
恩社会，感恩组织，感恩一切曾
经帮助过和反对过你的人。

侄子的短信诙谐幽默，让我
脸红。“祝大叔生日特别快乐，
身体永远健康，心情天天愉快，
官运一路亨通。(原创作品，严禁
抄袭，如有雷同，绝对盗版。)另
传达上级领导(爷爷、奶奶)最高
指示，请认真落实。少喝酒，保
身体，二老喜，阖家睦。”上级发
文戒酒，家庭反对喝酒，看来应该
和“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革命

小酒”说拜拜了。
“大哥，今天是你的生日，真诚

地祝福开心、健康、平安、幸福！阿
华。”

“姨夫，祝你生日快乐，笑口常
开。哈哈！小冰。”

“老首长：我们几个老板商量
了一下，今晚去你处过生日。祝寿
是引子，聚会开心才是真。”离开曾
经工作的乡镇六年了，记得我的姓
名容易，记得我的生日难能有心。

“独在异乡为异客”，一股暖流酥酥
而过，我的眼角有了泪。

小女从北京发来一首小诗：
“幸福的爸爸幸福的妈，家有小女
初长大。知恩图报不忘本，大家小
家皆牵挂。”

阿丽从韩国打来越洋电话，
她是我帮助过的一个女孩。“老
师好，什么时间回来，我们请你
吃饭。”他们是我曾经教过的学
生，有几个在校时是出名的淘气
包、调皮蛋，现在各行各业小有
成就，崭露头角。

巧上加巧，喜上加喜。重外甥
在这天呱呱落地，大妹请我起个名
字，我欣然同意。

“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
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幸福不是你
能开多豪华的车，而是开着车能平
安到家；幸福不是存多少钱，而是
天天身心自由，能干自己喜欢的
事；幸福不是当多大的官，而是无
论走到哪里，人家都说你是个好
人……”

一条条短信纷然而至，源于生
活，平白如话而又蕴含哲理。

幸福着亲朋好友的祝福，回忆
如烟往事。人情冷暖，世道艰难，
顺逆坎坷，苦辣酸甜……酒不醉人
人自醉，晚宴忘记了老人的告诫，
又酩酊大醉。

手机语文

一只狼路过一所房子
□ 崔耕和

一只狼有一天路过一所房子，
听见房子里有小孩在不停地吵闹。
一个老婆婆呵斥小孩说：“别哭闹
了，再哭闹，就把你扔出去喂狼！”饥
肠辘辘的狼信以为真，就一直侯在
门外等老婆婆把孩子扔出来。可直
到天黑也不见孩子的影儿。狼只好
再次踱到门口探听究竟，只听老婆
婆又说：“快点睡吧，天黑了，狼来
了！狼来了，咱不怕，打死它，做皮
袄。”狼闻听此话，吓得一溜烟跑了。

人类也有一对灵敏且永不闭
合的耳朵，现实中会偶尔听到关于
我们的评价和议论，不管这些是来
自当面还是来自背后，都当不得
真。那是别人借你的名字说自己的
事儿，你的名字仅仅是个说事的由
头罢了。若让这样当不得真的话影
响了你的情绪和生活，那真的比狼
还蠢。

一只狼有一天路过一所房子，
发现房顶上有一只小山羊在玩耍。
小山羊看见狼来了，不仅不逃跑而
且尽兴地对着狼骂起来。看着高高
在上的小山羊，狼白白地挨了一通
骂却无计可施。房子太高，狼根本
爬不上去，虽七窍生烟也只能咬牙
切齿。

在分工严格的等级社会里，哪
个人没承受过来自上面的批评和
指责？假如我们无辜地挨了一通来
自上司的批评，千万不要窝火想不
开。上司的脚下有高高的屋顶，而
你又暂时爬不上那屋顶，你唯一的
选择就是认真聆听并虚心接受。而
运用好批评的武器无疑也是门学

问，这学问无论多高深都必须以地
势作基础，不占地势的批评不仅效
果差而且很危险。

一只狼有一天路过一所房子，
发现窗台上摆着一块干肉。好几天
没吃到东西的狼立即冲上去欲叼
走这块肉，没想到扑通一声掉进了
窗前的陷阱里。原来，干肉是猎人
捕狼设下的诱饵。

尽管早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的忠告，可面对免费午餐的诱
惑，又有几人能及时想起？“恭喜你
中奖”的后面肯定有设计好的骗
局。正因为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贪
婪心，所以再低级的骗局也总有人
中招。骗局的高明与否，在于其能
否最大化地调动人的贪欲。所以，
危险并不来自诱饵，而是来自内心
的贪欲，而避险主要的并不是让你
如何绕开陷阱，而是克制自己不去
动那块干肉。

一只狼有一天路过一所房子，
发现房门前拴着的一条狗在悠然
自得地晒着太阳。狗见了疲惫不堪
的狼赶紧打招呼说：“本家，何苦在
外忙忙碌碌，饥一顿饱一顿的，你
看我，认准一个主人，就再也不愁
吃喝了，这样多幸福！”狼白了狗一
眼说：“我可不希望脖子上套上一
根绳索！”

如果幸福以失去自由为代价，
那样的幸福不叫幸福。追求不一
样，幸福的定义就不一样，存在的
方式也就不一样。是狼，走遍天下
都吃肉；是狗，走到哪里也吃屎。这
是最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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